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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我得到父亲出事儿的消息时，正在
省城济南布置自己的个人画展。那边弟
弟来了一句：“哥，不好啦！爹让县纪委
的人给带走了！”我撂下手头的工作，开
车直奔几百里外的老家。隆冬时节，车
外的旷野一片肃杀，只有低矮的麦苗在
寒风中瑟缩着，叶子被冻得发黑。麦田
间突起的田埂微黄中泛出苍白，让人想
起父亲用来制作泥哨的万福河里的胶
泥。时不时又有呜咽的风声透过车窗传
来，像极了父亲蹲在河滩上吹响的泥哨。

在程庄，很多人都会泥哨制作手
艺。前几年，泥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后，父亲便成了传承人。那些普普通
通的河泥经过他粗粝的手掌，很快变成
栩栩如生的蝴蝶、燕子、兔子、马驹；甚至
变成斗鸡、斗牛、八骏、八仙、十二生肖等
成组成对的作品。在前些年 ，他和村里
的泥匠瘸子程秋生合作的“孔门七十二
贤”，还参加全国非遗成果展，获了奖，上
了电视。为了帮村里那十几家贫困户脱
贫，去年镇上拨了五万块专项扶持资金，
也即专项扶贫款，让父亲领他们组建泥
哨合作社，把这项产业做大做强。这些
钱经父亲的手，都变成了泥料、工具和大
家的补贴。难道是父亲忍不住诱惑，在
这里面伸了手？

我的车一进程庄，就看见老支书程天
葵正在村口的那棵大合欢树下，跟几个村
人散烟。从他们远远投过来的眼神，我便
知道父亲被带走的消息已经像颗盐粒掉
进油锅，在这平静的小村炸开了。我把车
停在路边下来打招呼，当了二十多年支书
的程天葵披着皮褂子，微微隆起的小腹像
他前几年在村里强推的蔬菜大棚。“宝贵
回来啦！”他笑着望向我，吐了个烟圈说，

“你爹这些年干得好，带领好多人家脱了
贫。我原本打算把他吸纳进村委班子的，
没想到出了这档子事儿。可惜了他的手
艺，也可惜了这个人！"

我回到家时，看到了堂屋里桌上堆
着的泥坯。其中有些已经捏制好，还没
来得及烧制。我一落座，就嗅到了泥巴、
清漆和木炭混合着的混沌气味。母亲正
急得坐在床上抹泪，弟弟也没了主意，焦
躁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让弟弟找找父
亲的账本，弟弟跑到里间父亲屋里翻腾
了一阵，只拿出一个陈旧掉漆的饼干
盒。我掀开盖子，除了几把生锈的钥匙、
几张带着霉味的纸币、几样制作泥哨的
工具，并无其他物件。弟弟说：“所谓的
账本，已经让上头人拿走了。那就是几
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歪歪扭扭地记
着这家两袋面，那家一桶油之类。现在
最担心的，就是那上面的数字对不上。”

“你爹不识字，都是人家说啥他记
啥。”母亲叹口气说，“就算对不上，也是
别人陷害他。”

“我就知道兔子尾巴——长不了！
几辈子的泥腿子，玩什么艺术！”弟弟把

饼干盒扔在一边，脚底下的板凳也让他
踢了好远。

我知道，父亲手中的权力有限，接触
到的公款，在村里也应该会有清晰的支
取记录。我赶到村委会计室想问问情况
时，却只看见程天葵的侄子程小军坐在
暖气片边刷视频。据说，他已经被内定
为新一届村文书的人选，等过些天开了
村民大会，就要上任了。他见我要查账，
有些不屑地说：“账本？早交纪委啦！”我
怏怏地出来，却看见老文书程守诚正蹲
在墙根下晒太阳。他缩着身子，眯着眼
睛，双手捧着一个硕大的泥哨，在那里呜
呜咽咽地吹。他手中的泥哨是虎头的形
状，黄底，黑纹，顶眉心一个大大的“王”
字，威风！

程守诚有文化，年轻时干过几年民
办教师，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字是颜
体，端庄浑厚，透着一股正气。程守诚一
年前就退下来了，可村里人都不敢小觑
他。因为他干一辈子文书，据说也没一
星一点把柄落在别人手里。更重要的，
有人说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如今
在县里可是当了大干部。

我喊了一声“守诚伯”，百种滋味瞬
间涌上心头。他把泥哨从嘴边拿开，认
出我来，冲着我笑。从小到大，每到春
节，父亲都会携上两卷红纸，提上两斤茶
叶，去请守诚伯写对联。所以，两家人混
得熟络，他也成了父亲在程庄少有的几
个知心朋友之一。我走过去，给守诚伯
让了一根烟，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了两句
闲话。因为心里乱糟糟的，我不想久待，
正要告辞离去，没想到老人却招呼我留
下，压低了声音说：

“你把心放肚子里，你爹没事儿！”
我听他话里有话，猛地一愣。我想

起来，父亲成为非遗传承人，那笔款子下
来的时候，守诚伯正干着文书。我借口
送他回家，邀他上了车。在车上，我才知
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程天葵从县里
领回非遗扶持款的那天，守诚伯正在村
委核算着上半年的收支。他一边扒拉算
盘珠子，一边听着屋里的动静。他听到，
程天葵的公鸭嗓夹着笑声从里屋传来：

“兄弟你放心，肥水不流外人田。捏
泥巴的事儿，谁会谁不会？”

程守诚拨打着算盘珠，想起刚刚交给
程天葵的那份名单。那名单是头天晚上
他跟我父亲一起合计出的，上面都是村里
家庭困难且又有些泥塑技术的人员。

在我们这里，泥哨是一种玩具，形似
小型陶器或者手办。因为下部留有一个
吹气孔和一个回气孔，所以能发出清脆
悦耳的哨音。这玩意儿在制作时，需先
将白泥和好，反复摔打，再根据制作者的
构思和想象，手捏成型。然后再放入炉
窑中烧制，出窑后用颜料描绘鱼龙蜂蝶、
花草蔬菜等各种纹饰。最后罩以清漆，
使之光滑生亮。

从捏到烧到绘画，守诚伯跟我父亲一
起选出来的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功底。因
为没有形成产业链，这些年他们都是“抱
着金碗要饭吃”，日子过得紧巴。在合计
这份名单时，父亲雄心勃勃。他跟守诚伯
说着他的打算，他要改变目前各家小作
坊、水平参差不齐的落后局面。要建立正
规车间，丰富造型花饰，还要送大家出去
培训，提高艺术水平。

可是，程守诚听着里间传过来的话，
觉得那名单里至少一半可能又要“不作
数”。

“守诚哥！把名单重抄一遍！”程天
葵走过来，扔给程守诚一个笔记本。程
守诚翻开，看见自己和我父亲熬夜做的
那份名单，已经被红笔改得面目全非。
瘸子程秋生、光棍程守田这些名字上面
打着叉号，旁边则添了“程德贵”“王红
霞”——全是程天葵近门或亲戚。在名
单公布的那天，瘸子程秋生砸坏了自己
刚做好的几十件泥哨，捣毁了爷爷那一
辈留下来的炉窑，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喝
了农药。卫生所洗胃的管子插进去时，
他女人还在院里哭骂：“省里抱回来的大
红奖状，不如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

程守诚从村文书位置上退下来那
天，特意把我父亲拽进他家放农具的耳
房，从祖宗牌位后头摸出了那本发黄的
账册：“看看这个。”他说着从纸页间找出
扶贫办的红头文件的复印件。“不但把指
标给了七大姑八大姨，贫困户的人数也
跟上边对不上——他程天葵多报了二十
三户贫困户。”父亲打断他问：“你给我说
这些……是为了？”“程天葵看你是个人
才，下一步有意拉拢你进入班子。这个
东西，你可要存好了。”程守诚用夹着烟
卷的手指指点着关键处，“今年夏天暴
雨，我连夜冲进档案室，豁出命抢救出来
的就是这个账本。”

“这账本现在何处？”我急切地问。
“今年腊月初三，是咱程庄传统的

‘晒泥节’。有泥塑手艺的人家，都要把
自己捏的泥物在河滩石板上曝晒。到时
候，镇上、县里都要来人，村小学的学生
还要进行泥哨才艺表演。程天葵讲完
话，还要趁着人齐，举行选举，让他侄子
正式接任我的文书。为了这场活动，你
爹专门烧制了一组‘梁山一百单八将’，
准备拿到‘晒泥节’上展览……”程守诚
说到这里，突然压低声音说，“你去看看
里面叫‘饕餮食日’的那个泥塑。”

在腊月初三“晒泥节”那天，太阳朗
照，天气奇寒。程庄人裹着厚厚的头巾，
穿着羽绒服和棉裤，聚到了平坦宽敞的
万福河滩上。活动还没有开始，村小学
的学生们还在排练，呜呜咽咽的泥哨声
在河边飘荡着，跟被吹到空中的黄沙混
合在一起。在河边，那十多块青色的板
石伸出水面，平坦光滑如同桌面。在那
些“桌面”上，摆放着村里的泥匠们精心

捏制又烧制成的泥哨作品。
在展览之前，有黑色的小轿车由远

而近，停在河滩上了。程天葵跑过去将
车门打开，上面下来的是镇上的主要领
导和县里文化部门的官员。领导们在
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致了辞，讲了话。
然后，程天葵跳上一块大石头，开始了
他的讲话。在凛冽的北风中，他的话被
刮得七零八落：“……扶贫资金……透
明公开……”大家听着他的讲话，不由
地将目光投向主席台两侧贴上不久的
廉政标语。黑色的字体被洇湿了，红纸
也颜色不均，因为浆糊还没有干透。

在上午九点半的光景，参观展览正
式开始了。程天葵跟一众领导在前，村
里乡亲们在后，参观起了石板上的那些
作品。大家走到我父亲作品前时，看到
父亲制作的“梁山一百单八将”栩栩如
生，挤挤挨挨占了一个石板。可在大家
熟悉的造型中间，却有一个陌生的泥
像。那东西蛤蟆模样，张着大嘴。大家
正感诧异，已经有人念出作品的名称，正
是“饕餮食日”。而在它的嘴巴上，那“日
头”中间镂空的部分，正是老文书程守诚
留下的那本账本的缩印版。

程天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那县里
来的领导已经伸手捏住了那个小东西。
他翻看了一下，递给了镇里的领导。镇上
的领导翻了翻，脸上讪讪的，最后交给程
天葵。程天葵瞥了两眼，装进兜里，尴尬
地笑笑，解释说村人爱开玩笑，请领导不
要介意，接着参观。他带领大家走到下一
个石板边，上面却是瘸子程秋生的“村官
图”。五六个泥哨，分别做成了五六个村
官模样的人。他们鬼头鬼脑，正在一个写
着“程庄村委”的建筑后面分钱。其中一
个大腹便便，模样酷似程天葵的人，手里
提着一个装钱的黑塑料袋，袋子上还印着

“扶贫专用”四个字。
“这是谁布置的？谁在搞鬼？”
程天葵抬起脚，一下踢翻这组泥塑

的时候，县纪委的车正驶过万福河上的
浮桥，朝着程庄驶来。村里人后来才知
道，从车上下来的那个西装革履的人，正
是老文书程守诚在县城做官的那个学
生、县纪检委高书记。而为了说清楚村
里的情况，程守诚已经用老年机，悄悄跟
县上发了半个月的短信。在两天之后，
我把父亲从县里接回来的时候，守诚伯
正在我家里等着。守诚伯坐在父亲平常
坐的操作台旁，正在学着捏泥哨。他捏
了个戴大盖帽的，又捏个捧账本的。

“路上冷吗？”他看见父亲进来，捏着
半块泥巴，站起身来问。

“今年打春早，万福河里的冰都开始
化了呢！”父亲说。

我想起车子驶过万福河浮桥的时候，
阳光照在开阔的河面上，冰面亮亮的，似
乎已经融化。从桥上能看到薄薄的冰下
河水一漾一漾，正流向更远的地方。

泥哨声咽
程相崧

由中共济宁市纪委机关、济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济宁

市作家协会、《鲁艺》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儒韵清风·清廉济宁”

廉洁文学作品主题征文大赛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文学爱

好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共征集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

1236件。这些作品通过讲述身边的清廉故事，挖掘本土文化

里的廉洁基因，让廉洁文学既有筋骨也有温度，让儒乡的清风

在文字间流淌不息。本期特刊发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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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韵清风·清廉济宁”廉洁文学作品主题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清风苑清风苑

一天，我无意中在抽屉里发现了一
块老式的弹簧链欧米茄手表。这是岳母
的唯一遗物，也是留给我们的珍贵念
想。睹物思人，岳父岳母的音容笑貌立
刻浮现在眼前。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
的为人做派竟像潮水般涌来。众里寻他
千百度，原来那些感人的清正廉洁的人
和事不在远方，就在自己身边。

我拧上表弦，秒针“嗒嗒”的走动声
引我穿过时光的薄雾回到了四十年前的
兖州。婚前送节礼，我按照家乡习俗买
了联刀肉、红公鸡等六样东西到“老泰
山”家去送礼，结果惹得他们全家一顿大
笑。后来才知道我是登门送礼唯一没有
被推出去的人。大概是在工作和生活中
养成的习惯，岳父岳母这一对解放前参
加工作的老革命一辈子谁的礼都不收。

岳父在省驻兖单位兖州糖茶站担任
茶叶科科长，计划经济时代管着济宁、枣
庄、临沂、菏泽四个地市的茶叶定价批发
工作，是山东省为数不多的高级经济师、
茶叶专家。很多南方茶场的销售人员，为
了能给自己的茶叶定个好价位，用各种方
法接近“手握实权的魏科长”。登门拜访，
不开门；闯进家里，会连人带礼被请出去；
有的放下礼品就跑，喊都喊不住人，岳父
第二天会将礼品带到办公室，让对方取
回。对多次拒绝还上门送礼的，甚至直接
将礼品从大门上扔出去！岳父为了不背
人情债，这一生中竟然没交一个“朋友”。

生活中岳父一个朋友没有，但工作
中结下的友谊却比比皆是。每年他都到
江浙福建茶场搞调研，对茶的品种、质
量、产量了然于胸。岳父告诉我：茶叶有
六大类数千个品种，仅龙井就有浙江龙
井、杭州龙井、西湖龙井和狮峰山翁家山
龙井之分。喝上一口茶，他就能品出是
什么品种的茶叶，产地是哪里，是什么季
节的，是山阳的还是山阴的，是山顶的还

是山下的。每到一处他都虚心向茶农、
茶叶技术人员学习，了解情况，帮助他们
改进制茶工艺，研制出适合北方人口味
的茶叶产品。他帮助浙江一个茶场窨制
的茉莉花茶在北方的销售量翻了一倍。
茶场的场长在送行时，悄悄地把一块手
表塞到岳父提包底下。回到家岳父才发
现，立即赶往邮局连夜给场长寄了回去。

岳母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
老干部。她正直热心爽快，风风火火干工
作，善良热心为群众。在兖州首任计划生
育局局长的岗位上，她一辆“大国防”自行
车跑遍了全县480多个村庄。田间地头、
工厂机关、医院街道，到处都是她的身影，
到处都有她熟悉的乡亲。人们亲切地称
她为“赵老妈子”。谁能想象得到一个局
里的“一把手 ”，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
都没有。自己住的床竟然是两条板凳搭
起来的。家里的毛巾破了几个洞也舍不
得换。我曾一次买了九条毛巾，把旧的洗
脸巾、擦脚巾统统换掉扔进了垃圾桶。过
了几天我发现，新毛巾放进了柜子里，旧
毛巾从垃圾桶里又捡了回来。虽然有些
破旧，那洗的干干净净的毛巾，却在阳光
的照耀下散发着清辉，手工绣的茉莉花样
的补丁在清风中默默绽放。

工作中她严格按制度按规矩办事，生
活中处处时时严格要求自己，而对待同
志、对待家人却像春天一样温暖。这一生
她不沾公家和私人的任何光。别人给她
一颗糖，她必须双倍返回去心里才得劲。
她晚年时尽管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
病，但是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事，绝不给他
人添麻烦，反而身体力行，尽可能地把关
爱送给每一个人。离休三十年，谁家有困
难她都主动帮忙。到了八十多岁每年还
骑车到乡下看望村里的老计生工作者，把
温暖送到群众心上。知道孩子们工作忙，
有时来不及买菜做饭。她就蹬着三轮车

到市场买菜，择好洗净给孩子们送去。蹲
在地上择菜，关节痛得经常站都站不起
来。冬天在院子里洗菜双手冻得通红，手
指头在寒冷和病痛的折磨下都变了形，老
人家从不叫一声累，不喊一声疼。知道我
爱吃饺子，每个礼拜都包。即使岳母心脏
早搏难受也不肯放下手中的活计。看到
这些孩子们心疼得不得了，可不让她干不
行。直到全家人热乎乎地吃上可口的饭
菜，岳母疲惫的脸上才会露出满意的笑
容。如今岳母走了好几年了，不管在哪里
吃饺子，老人家擀面皮包饺子时的形象都
会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我看来，岳母包的
饺子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饺子，那妈妈的味
道深入骨髓，终生难忘！

或许是老一辈革命者受党教育时间
长，或许是他们对自己要求高，岳父一生
不讲狂悖之语，不干违规之事，就算到了
大脑糊涂的弥留之际都没有讲过一句错
话。经常和岳母交往的徐君、廉世玲、郭
静、孙奇苏、姜德华、江成远、田兰吉、朱
彪、陈胜中等叔叔阿姨们，他们这一代老
共产党人身上都有一股纤尘不染，淡泊
自珍的清正之气，而这种清正之气又汇
成了优良传统的主流，教育和影响着更
多的后人。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说人生如旅
途，客栈是家，家是客栈。垂暮之年的岳
父岳母为了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执意
要去敬老院，把家再一次当成了出发的
客栈，把敬老院当成了生命的终点，最后
的家。搬家的那一天，他们随身就带了
一床被、一袋药和一兜换洗的衣物。老
两口相互搀扶着在前面走，我在后面锁
上大门。望着老人家颤巍巍的、渐行渐
远的背影，心里特别酸楚，感觉这巷子太
长、太长了。他们从胶东根据地走来，他
们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来，他们相携
相伴从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里走来，他

们带着开创新世界，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走来。完成使命的老人就这样两袖清
风，超然而去。

几年间岳父岳母先后去世。岳母去
世时很突然，感觉不太真实，我不愿意相
信这是事实，人懵懵的，还没来得及悲
伤，老人丧事就过去了。直到后来收到
岳父仙逝的噩耗，才让我觉得真的失去
了他们。在空荡荡的家里我嚎啕大哭，
含泪挥笔写下了一丈六尺高的巨幅隶书
挽联：德高如山景行垂范，人品似茶清气
留香。泪水滴在宣纸上和墨混合在一
起，泪与墨相互润染，在笔画的边沿竟然
生出朵朵浓淡不一五色皆具的花。元代
王冕《墨梅》诗云：“我家洗砚池头树，朵
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
清气满乾坤。”没想到这泪墨之痕居然暗
合了中国文人高洁清正的人文精神。也
许，这是天意吧！

泣血濡墨，悼尊追贤。我把要写岳
父岳母故事的事说给妻子时，她的眼圈
一下红了。说：“人都不在了，不要写
了。”我说：“把老人家的故事写出来是对
他们的怀念，是对后代的教育，也是对他
们那一代人的致敬！”妻子闻言哽咽不
语，泪水浸湿了衣袖。

窗外，不知谁家的桂花开了，香气幽
微而执着，穿过秋天的街道，丝丝缕缕飘
进窗来。我忽然想起岳父品茶时说：顶好
的茶叶往往生长在峭壁岩缝，经年累月承
受风霜雨雪，才能在沸水冲瀹的那一刻，
将所有的经历和积累舒展成清甜的滋味。

岳父岳母的一生，便是这样的一盏茶，
在时代的悬崖上深深扎根，用全部的岁月，
冲泡出一泓清澈见底、回甘悠长的明净。
这茶香袅袅，穿透数十年的光阴，至今萦绕
于我的生命之中。它提醒我：在这纷繁复
杂的人世间，永远有一种品格叫向善而行；
永远有一种活法叫清白自爱。

人品似茶 清气留香
张瑞祥

济宁的晨光总带着三分水汽，像是从
运河里蒸腾出的千年文脉，在青砖黛瓦间
流转。踏入清平巷，青石板路在脚下沁着
露珠延展，仿若翻开了一页页厚重史册。
两侧古色古香的屋舍参差而立，飞檐斗拱
垂悬着苔痕，承载着风雨洗礼的痕迹。那
错落有致的马头墙，恰似忠诚的卫士，默
默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纯净。每一
步前行，都似与历史促膝长谈，能听闻先
辈们呼吸间吐出的正直之气，看到岁月幕
布上投射出的清廉身影。

站在清平桥头，看桥下碧波荡开涟漪，
忽然懂得这座桥为何以“清平”为名——清
者，水之本真；平者，心之坦荡。桥上石栏
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倒像一卷徐徐展开的
《论语》，等着行人来参悟其中深意。

➡巷陌深处藏廉韵

清平巷的石板路曲如回肠，七百年
间不知印过多少布鞋草履。巷口“竹竿
巷”的牌坊下，篾刀破竹之声如裂帛，鳞
次栉比的竹器作坊尚存明清遗韵，新剖
的青竹片片似剑，在光影里闪着凛冽的
光。“您看这竹节，天生带着规矩。”老师
傅将半成品递与我，竹节处自然形成的
隔断恰似镌刻在骨血里的道德准绳，“老
辈人说‘竹器店，三人干活不偷闲’，我们
祖传的《竹经》里记载着‘剖竹如剖心，宁
断不曲方成器’。”当年济宁知州为整饬
竹器市场乱象，将贪腐官吏收受的翡翠
玉石熔铸成碑，上书：“竹本无心，偏生枝叶；人有私欲，必失准绳。”竹
竿巷里鸿盛竹号的匾额已褪成檀色，是有记载的济宁竹器业较早的老
字号之一。老掌柜说祖上传下的规矩：量竹尺必须浸过朱砂水，“宁可
短一寸，不可越雷池”。这话倒与孔府“四勿”箴言暗合，竹器交易里的
分寸感，原是儒家“义利之辨”最鲜活的注脚。

巷中深处的铁匠铺子炉火正红，旧时以裕顺黑猴钢货店为代表。黑
猴钢货店开设于清朝末年，所生产的产品货真价实、外形美观、经久耐
用，黑檀雕就的抱桃黑猴座像栩栩如生，货品也伴随着黑猴而远近闻
名。铁匠铺的烟火气中，藏着对“纯粹”与“坚韧”的极致追求。赤红的铁
块在千锤百炼中逐渐成型，每一次敲击都迸溅星火，去除冗余、强化筋
骨；铁匠挥锤时需闭气凝神，把握力度与角度，过轻则铁器不成，过重则
毁器伤魂。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此脉脉相通，强调在利益与道义间
找到黄金分割的平衡。铁匠铺的炉火至今仍在映照着廉洁建设的深层
逻辑：既要保持铁锤的铮铮刚性硬度，又需掌握风箱的袅袅柔性节奏；既
要传承铁砧的沧桑千年定力，又要创新淬火的灵秀时代技艺。正如一柄
好剑需经千度熔炼与万次锤打，一个清正之人亦需在欲望的火焰中淬炼
不变初心，在世俗的磕碰中锻打砥砺风骨。

➡清平桥畔见初心
清平桥弓身横跨于古运河之

上，宛如一道遗落人间的彩虹卧波，
连通着过往与当下。桥身的石条虽
已斑驳，却依旧如脊梁般坚实挺立，
撑起了一份庄重承诺。栏板上雕刻
的花纹朴拙而精致，或为祥云缭绕，或作花卉绽放，无不彰显工匠匠心。
这桥曾是商贾行旅往来要道，亦是邻里相聚家常之所。多少个晨曦微露
的清晨，贩夫走卒赶着骡马缓缓过桥，怀揣生计梦想，却从不欺瞒哄骗，
秉持公平交易之则；无数个霞光满天的傍晚，孩童嬉闹奔跑回家，口中诵
着长辈“粒米虽小，尤见天地”的教诲。此桥如镜，映照出人心善恶，亦如
标尺，丈量着品德高低。

清平桥的十二道栏板暗藏玄机，藏着一部水利志。每块青石都凿有
细密斜纹，这是乾隆年间治河总督的创制——雨水顺纹路流入运河，既
护桥体又防淤塞。这种“疏而不堵”的智慧，恰似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
治理哲学在石纹间流淌。桥洞穹顶的太极纹饰，阴阳鱼眼处各嵌铜钱一
枚，铜绿斑驳间暗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过桥的士子见此，总要正襟
危立。

记忆中的王记茶庄匾额最是特别，“茶”字少一横，“庄”字缺一点。
主人说这是祖训：茶字欠一横，提醒商人莫贪完满；庄字少一点，告诫子
孙不得恃势凌人。这缺笔少画的招牌，倒比任何楹联都更显风骨，让人
想起子夏“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教诲。每当漕船靠岸，伙计们用特
制的铜秤称茶，那锃亮的秤盘在阳光下宛若明镜，照见人心深浅。

➡明月照见未央夜
入夜的清平桥披上星斗，桥身

倒影在运河里变成粼粼碎银。常有
身着汉服的少女携荷花灯走过，灯
光摇曳似颤动的火苗，却总在桥心
处倏然熄灭——相传这是效仿先贤

“燃烛夜行，至桥中而灭”的典故，取
“慎终如始”之意。浮萍聚散处，桥洞下泊着的乌篷船，舱帘垂落如舞台
帷幕，隐约传来评弹艺人的吟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须发皆白的
老者坐在桥头台阶上，对孙儿说：“瞧见没？贪心的人折了月亮当银元，
清平巷的月光却越磨越亮——它早不是天上的月，是人心里的灯。”

站在清平桥尾端，看晨雾自运河吐纳升腾。忽然明白这条水道为何
千年不涸——它流淌的不仅是漕粮盐引，更是儒家文化淘漉出的清廉基
因。清平巷里门楣上斑驳的“忠厚传家久”门联，桥栏上褪色的莲花浮
雕，都在诉说同一个真理：真正的廉洁从不是苦行，而是把良知活成血脉
里的呼吸，让操守成为肌理中的本能。当第一缕阳光刺破雾霭，桥身上

“清平”二字突然鲜亮如初，仿佛天地间永恒站立的廉者碑铭。
清平巷、清平桥，于地理坐标而言，不过是齐鲁大地青绿画卷上的一

点；然置于廉洁文化版图，却是熠熠星辰。它凭依儒家底蕴，孕育出独具
特色的清廉生态。此地每一砖一瓦、一事一物，皆为活的教材；所蕴清风
正气，恰似三更细雨，润泽往来过客心田。凡涉足于此者，无不沾染几分
廉香，怀揣一颗敬畏之心，奔赴各自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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